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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里雪山的神性
□郭净

我们在为梅里山难三十周年策划
一套纪念丛书期间，小林尚礼提出疑
问，这件事在日本已经过去，为什么中
国人还那么在意？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有
些含糊，没有让他，也让我自己满意。然
而，一场疫情在2019年底爆发，并延续至
今，仿佛老天爷揭晓了答案———

西方现代文明在数百年的狂飙突
进中确立了一种逻辑，即把世界划分为
有灵性的“人”（human）和无灵性的“自
然”（nature），并将这种区别固化在一套
金字塔式的分类系统中。发端于15世纪
的探险运动，其主旨是“文明”对“荒野”
和“原始”的探索和操控；而借壮阔山水
来彰显个人的勇气和智慧，亦成为探险
运动的核心价值观。

20世纪70到90年代，针对喜马拉雅
雪山群的登山和科考行动，逐渐脱离了
早期单打独斗的境况，进入到群雄逐鹿
的竞争时代。梅里登山是这个潮流中最
激进的一波，却在物资充沛、准备周全
的情况下遭遇惨败。其受挫的根源，是
对大自然威力的低估，而这种威力，不
仅表现为突发的雪崩，更以当地神山信
仰的形式呈现出来。

梅里登山的挫折，和眼前这场蔓延
南瞻部洲的祸患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
它们都借死亡，凸显了被科技和经济繁
荣遮蔽了的两个核心问题：人类与自
然、文化与文化应该如何相处。

这座被登山者和旅游者称作“梅
里”的雪山峰，藏语的意思是“白色的
雪”（卡瓦格博）。这个命名包含着深刻
的寓意：他不仅具有岩石、森林的自然

形貌，也被赋予了人类敬畏的神性。在
上千年的岁月里，当地人仰仗着卡瓦格
博的庇护，也因此画定了人与神圣世界
不可逾越的边界。所谓“山神”，正是那
个拥有庞大力量，能够赐福，也能够毁
灭众多小生命的力量的象征。然而，放
眼我们生息于斯的山河湖海，自认为
尊处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无所不在地
侵入神圣的森林、冰峰、湿地、海滩，

“荡涤”着他们厌恶的物种和景观，同
时也必然因生物圈的自我矫正而遭到
报复。这冲突的焦点，恰恰是我们面对
灾难，总在回避却再也无法回避的诘
问：自然是否有神性？人类的探险是否
应有限度？

探险家们裹挟在如此剧烈的冲突
中，不得不首先承担无法预料的后果。
作为一个怀抱理想，却又身陷“莫斯肯
大漩涡”的登山者，小林没有像其他人
那样躲开。当然，他的初衷并不是要去
了解神山为何物，其实日本人也相信
山神，但在他们的文化里，朝圣者是可
以登到山顶，对神灵祈祷的。他原本是
去搜寻友人的遗迹，就像《缅甸的竖
琴》中的水岛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留在东南亚收集死难将士的骨
骸，让他们的魂灵有个归宿。1999年8月
5日，我曾跟着村长大扎西、村民达娃和
小林尚礼前往冰川，拍摄他们寻找罹难
者遗物的过程。那时，小林对藏族知之
甚少，乃至心怀疑虑。等一个月以后我
再去大扎西家时，他已经和这家人建立
了初步的友谊。十二岁的白玛次木和十
一岁的松吉品初用藏语和汉语跟他聊
天，大扎西趁着酒兴跟他普及卡瓦格博
信仰的基础知识。一种比探险更加久远

和深厚的传统，像酒精一般点点滴滴地
渗进日本客人的身体和脑袋。如同高更
和洛克，那个逃避都市，却又受困于山
野的叛离之人，慢慢褪去坚硬的盔甲，
转变成了一个山岳文化的摄影家和探
索者。

这种身份和灵魂转变的例子，在探
险史上属于例外。我竟有幸在平凡之路
上见证这段传奇，见证一个登山者被雪
山改造的故事。这故事或许预言了一种
前景：在种种冲突愈加激烈的时刻，哪
怕凭借个人的微薄之力，也能在文化与
文化、人类与生态景观的隔离墙上撞开
一个缺口，透进一丝希望之光。

山难带来了绝望，却也带来一个
普通人扭转命运的故事。确切地讲，小
林尽了人事，但推动这无人之作的天
命，还来自那座绒地的山神，他会无情
地埋葬登山者的肉体，但最终解救了
他们的灵魂。

（摘选自《《梅梅里里雪雪山山：：寻寻找找十十七七位位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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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梅里里雪雪山山：：寻寻找找十十七七位位友友人人》》
[[日日]]小小林林尚尚礼礼 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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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月，云南梅里雪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登山事故，中日友好联合登山队十七名队员遭遇雪崩，全部遇难。这
是人类登山史上的第二大山难。在一百多年的现代登山史上，梅里雪山也成为人类唯一无法登顶的山峰。事故发生后，，
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方搜索。搜索队伍中一位名叫小林尚礼的日本登山队员，更在之后的二十多年里，为了让山难队友
们的亡灵回到亲人身边，一再深入梅里雪山搜寻，并已成功找到了十六具遗体。《梅里雪山：寻找十七位友人》，就是是小
林尚礼多年艰辛搜寻的记录。本书以纪录片式平实而细腻的文字，壮美与温柔兼具的影像，记录了令人心碎的恐怖山
难，艰辛的搜寻，梅里雪山的神秘风貌，山脚下人们的朴素生活，三次转山之旅和当地生活的变化。在跨越多年的搜寻寻
中，他从傲慢的外来登山者，逐渐转变成为神山的守护者，一位自然主题的摄影师和作家。而雪山之残酷与神圣，自然然
对其心灵和生活的荡涤，也同样荡涤着每一个热爱雪山的灵魂。

新书秀场

珍妮弗·潘自小是一个聪明、勤奋、顺从的
女儿，一个出色的学生，一个“别人家的孩子”。
她是钢琴老师眼中极有天分的琴童，冬奥会花
样滑冰参赛者的实力人选，学校里全A成绩的
保持者。十几岁的她从伪造第一张中学成绩单
开始，一路炮制中学毕业证、大学录取通知、奖
学金、课堂笔记、校园生活、大学毕业证……她
用谎言织就了一段“美好人生”，并沉溺其中无
法自拔。当谎言渐渐被戳穿，“理想国”开始一点
一点坍塌，24岁的她冷血策划了一场弑亲谋杀，
一幕家庭伦理的悲剧正在上演。

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作品多以和平、自然、
爱为主题，用温暖的方式讲述现实世界，鼓励人
们怀抱希望生活。70岁之际，他花了3个月的时
间，重读对其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作品，从400
多本书中慎重挑选出50本，一一写下推荐文，郑
重地推荐给所有孩子和葆有童真的大人。“有
趣”“读起来愉悦”是宫崎骏推荐书籍的标准。在
宫崎骏看来，儿童文学带给人希望，“即便生活
不顺，也能将其跨越，从头来过”。

本书是关于一个写作者徒步重走西南联大
西迁路的故事。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跨
越三省穿过西南腹地；2018年，处在人生转折点
的青年作者杨潇重新踏上这条1600公里的长
路。这是一次非典型的公路徒步旅行，不时要与
大货车擦肩而过，但沿途山色、水光、鸟鸣、人语
与历史上走在同一条路上的流亡者所见所闻渐
渐重叠、交织，乃至对话、共振，一个被忽视的

“中国”缓缓浮现。

德国记者尤格·布莱克常年关注过度医疗、
药物过量等领域的问题，并针对医疗产业做了
大量深度报道，所著的《疾病发明者》《无耻的药
物》等书，均在德国国内引发了关于药物过量的
全国性辩论，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并由此促进了
人们对“不滥用药物”“提升医疗品质”等问题的
重视。在著作《过度的医疗》一书中尤格·布莱克
指出，尽管现代医疗有很多好处，但是，在我们
把健康交给现代医学的同时，保持对过度医疗
的谨慎和客观的态度，会远比盲从更加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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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艺回归我们的精神生活
□刘仲国

《洞穴与后窗》是翟业军的第三部
个人学术专著，收录的19篇论文，都是他
对近年来文学、电影、话剧、纪录片名家
名作和当代文化现象进行深入思考后
的用心之作。

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延续了之前
的学术基点：对人的现世生存的关注。
他所看重的，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被

“提纯”了的人，而是“不彻底”的人：
“‘不彻底’是人类的悲哀，因为生命只
能这样得过且过地挨下去，‘如匪浣
衣’；说到底又是有慈悲意的，因为我
们不必始终锃明瓦亮，我们可以保守
着我们的黑暗，不让外人涉足”（《七
巧，还是繁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
界，从来不是单纯的黑和白，很多人、
在很多时刻，无论是思想还是生活本
身，都无法以好坏、是非、对错来简单
地进行二元论概括和判断。面对世界
的具体和复杂，我们的内心常常百转
千回，却又无能为力。

这种杂色的、变化的地带和过程，
正是文艺作品的关注点，也是作为批评
家的翟业军所着力之处。在阅读文本的
过程中，他始终在寻绎人物的精神成长
性，因为只有生动蓬勃的人生才是值得
过的，有意义的。毕竟，人生虽多不易，
但是向上向善之心总是为大多数人所
葆有。犬儒主义哲学（或所谓“佛系”）的
逆来顺受毕竟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更
不应该是文艺作品的方向。文艺虽然

“无用”，但毕竟还有“无用之用”，否则
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一个民族的精
神生活又凭借什么得以绵延升华？给生
活以暖意，予人生以善意，这是翟业军

的学术姿态。
“动起来”，让文艺重新回到我们的

精神生活，是翟业军对改变中国文学一
向以板滞、静穆为审美追求的呼吁。这
不仅体现在他对艺术作品中人物精神
世界的要求上，而且也已经成为他的一
种独特的批评风格。翟业军放弃了批评
文章一贯的四平八稳和面面俱到，采用
了一种新鲜活泼、灵动生辣的文风。传
统的文艺批评还要求批评家隐藏起自
己的在场，以第三人视角对作品和艺术
家作出“客观”评判，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性和指导者地位。但是，批评既然是一
种评判，又怎么可能做到“客观”？文艺
批评为什么一定要“无我”？既然真正的
客观并不存在，那么，为何不回到自己？
只有“我”是在场的，“我”对文本的解读
才是真实的。真实的“我”与真实的“你”
和“他”在文本中相遇、交锋、缠斗，火花
四溅，缪斯女神才能显影，美美与共才
会成为现实。于是，翟业军干脆直接采
用了一种极具主观色彩的批评方式。

看他的批评文章，感觉就像是两个
充盈的生命在激切地、峻急地、尖锐地
对话、论辩，语词和情感的密度很大，字
里行间渗透着一种破解秘密的快感，一
种畅快表达的冲动——— 这是在以真正
的文艺的方式进入文艺，是力与力、美
与美的碰撞与传递。传统的客观性隐匿
了，批评家的上帝权威消失了，但是，艺
术真正能打动人的力量，不就是在这种

“高能”状态下被呈现、被领悟的吗？
文艺批评也是一种创作，独创为

美，耻与人同。在飞扬灵动的个人风格
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翟业军的文
章中，很少引用别的论者的观点。即使
有，也经常带有一种商榷的态度。进入

文本内部，他只会调动起自己全部的知
识储备精耕细作，爬梳钩稽，而无暇他
顾。文本于他，既是“迷宫”，自己一个人
进得去也能出得来；又是“迷楼”，他喜
欢驻留的欣喜，会心的愉悦，正如他本
人在解读王安忆的《考工记》时所言。这
是一种顿悟之美，也是苏格拉底式的快
乐。文章中那些反复的诘问，不正是一
种辩难，一种确信，一种释放吗？正是这
些因素的综合，让翟业军的文章在各类
出版物上极具辨识度。

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了有的作家
确实是“怕”他的，而有的自然是喜欢他
的——— 因为他的懂得，他的犀利，让艺
术家与批评家在共同的成长中，不只体
会到了创造的快感，还有一种深入骨髓
的、尖利的痛感。痛并快乐着，才是对艺
术之美的真实享受。

《洞穴与后窗：

从文字到影像的旅行》

翟翟业业军军 著著

北北岳岳文文艺艺出出版版社社


	A14-PDF 版面

